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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具有明确想法的人和在节点转折的时刻，都会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其中的思考与延展的形

态，甚至容易让人产生一切可以重新再来的期待。对于艺术家来说，一个阶段创作的完成往

往带有这样的意义。陈文骥的艺术创作脉络其实是清晰可辨的，他的艺术一直是在不断跨越

对物象的似真性之后，持续深入、纯化视觉语言的过程。从他上世纪 80、90 年代初的具象

写实，到 90 年代末苍凉荒芜风景的描绘，再到疏离于写实的语言方式之后物质的抽象，尽

管那是“静悄悄的革命”（栗宪庭语），但他的艺术却仍然具有新生感。他的淡定停歇，收

拾凌乱，平息急促，却都是自我逻辑的那么一种内心的觉知和及时的清理。他说：“我不会

为一件作品的完成而获得丝毫快感。在所谓成品的面前，我获得往往是更多的告诫。因为我

从中看到未来的兴奋点，为新的行动找到了足够的理由支点。生命和生活无疑是一种不间断

的接力过程，一次次有效的传递和转换，让我得以不断。我的兴奋就在于我在往前。我不愿

回头，所以生活给我无限新鲜，生命也由此不息。” 
 
2016 年 5 月 13 日-7 月 10 日，“陈文骥作品·台北展”在关渡美术馆展出。作为他首次在

台湾举办个展，依此分别在关渡美术馆的三个展厅，相对完整地展出了他 2009-2016 年间

创作的布上或铝塑板上油画作品 27 幅。这些具有极简、形而上的作品，有着抽离了内在情

感之后的单纯的统一，其中压缩着他冷静、严谨的处理方式，也是他节制、精致艺术态度的

象征，从而有意识地消解了所谓艺术价值、意义等指向性涵义，甚至在作品题目上都极具直

白的和不确定的意味，充分塑造和建立了一个独属于自我封闭又无限延伸的视界。而将物象

形态作为画面构成的基本元素，陈文骥这些年对其展开了漫长的实验探索。长时间单一而沉

溺地去做一件事，或许是他最喜欢的工作方式。在他的创作中，反复的提取、营造、精炼，

直至褪去任何附着的象征与隐喻，构建他纯粹而精确的绘画支点和视觉样式的标示。 
 
而作品内容是则他个人对物质观察，对艺术语言的片段式思考，有着极致纯净的画面，并使

之转化为与“静止”的对视。这种对视的转化，表面看是客观的、抽象的，实质上却完全是

主观的、写实的。陈文骥同时在二维的平面空间里创造出三维的真实感觉，使绘画性的形式

构成与色彩渐变产生相互的触碰，物质性的幽微与存在形式的模糊，形成了相互的吸附，构

成了一种通过视感错觉，将物体、结构、秩序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视差转换，并达到了物象

本身间离的视觉效果。“我现在所做的是在一个假像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阅读方式。人在观

看中带有习惯性的东西，以为这个是真实的，其实是假的，然后通过这种对真和假的判断，

让观者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可能会很抽象，可能会很具体，所以我很难去描述。”陈
文骥如是说。显然，用尽可能简单的画面，让不存在来暗示物象可能的存在，甚至提供了一

个视觉的反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人们惯常的视觉经验，给出有关形象生产的新的想象

空间。这也不仅是物象的多种变异，而是观照现实，阐释在这样现实境遇中的直觉感受，以

及他对艺术、对人生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或许这也是他寻求到了一种适宜于自我生存与工作本能的自然状态和心理症候。陈文骥说：

“我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无奈所使，所以很难确定自己是否有何意图。从本人的作品结果来判

断其成像意义，那所呈现的是——自闭，偏执，无聊，消极。支离破碎，不连贯。边缘化，

无信仰。投入，但不专注。痴迷，且不持久。一切均是行为缺陷的组合体现。只能说明的是：

人类文明的组成是靠人类自身的正负两面来支撑和建立的。”由此，显示了他偏执予物像的

不确定性所能达到的视觉穿透力，以及借助这样的艺术形式来探寻、实验着自身表达的能量。

陈文骥的艺术创作难以在中国当代艺术类型化、符号化的趋同性里给予界定、归类，而是在



他自愿边缘化的选择中，坚守着其中自我的极端叛逆、质疑，抑或也是他无所顾忌地表现—
—那是一个只有艺术家才能够达到的一种极限。 


